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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何以可能 
——以湖南省宪运动为视角 

侯宇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湖南省宪运动是中国 20世纪 20年代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的一段插曲，湖南率先制定《湖南省宪法》并付 

诸实施。这一“宪政史上的奇迹”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的失败虽然与时机不成熟有关，但 

主要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宪政是一种宽容(tolerance)、妥协(compromise)、诚信(bona  fides)与合作(cooperation) 
的积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自治。正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 

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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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备受高度中央集权荼毒的国人对 

美国联邦制情有独钟。但是，鉴于当时人们普遍对联 

邦制心怀芥蒂，误以为联邦乃分裂之举动，学者们便 

将其中国化为“联省自治” 。在 20世纪 20年代，联省 

自治一经提出即受到各界有志之士热捧，并迅速发展 

成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进而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联 

省自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湖南不仅在各省中率先 

制定《湖南省宪法》， “湖南省宪法，非但是联省自治 

运动中，第一个制定成功而被实施的省宪，也是我国 

破天荒出现第一部被使用的宪法” 。 [1](201) 湖南是当时 

全国唯一实施了省宪的省，《湖南省宪法》的颁布实施 

被誉为中国“宪政史上的一段奇迹” ， [2](78) 它“不仅是 

中国联省自治宪法的第一个骄子，而且是联省自治空 

气中唯一的产儿” 。 [3] 然而，《湖南省宪法》仅实施  4 
年多，便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中国进入了长 

期“有法无天”甚至是“无法无天”的状态。 

虽然湖南省宪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辛亥 

革命之后探索中国社会出路所做的有益尝试。面对先 

贤们留下的这一弥足珍贵的遗产，我们不应漠然而应 

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因为“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 

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来的世界” 。 [4](243) 

一、 命运多舛的湖南省宪法与自治运动 

清朝末年，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央权威式微， 

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迅速崛起。至戊戌变 

法之后，中央逐步对地方失控， 地方派系则蠢蠢欲动， 

觊觎最高权力。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实力人物袁世 

凯问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仍未改变国内军阀割 

据、政治分崩离析的局面。然而，雪上加霜之事接踵 

而来， 先是1914年1月袁世凯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同年 5 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 ；紧接着于 1915 
年 2 月解散国会，称帝、恢复君主制。袁世凯的背信 

弃义、倒行逆施激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对，中国又陷 

入了军阀混战泥潭。 

辛亥革命以来，惨烈的现实使得孜孜追求中国社 

会出路的立宪派、 革命党人不得不开辟 “另一条道路” 。 

“他们没有培植自己的武力，也排斥俄国式的激进革 

命。在统一无望当中，他们设法依托南北分裂后崛起 

的一些地方小军阀，以及地方社会力量，开始了一场 

以联邦主义和省宪运动为核心的‘联省自治’运 

动——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他们自清末以来宪政主 

义的追求。 ” [5](11) 1914 年，戴季陶为反袁而着力鼓吹 

联邦制时撰文率先提出“联省”一词。1920年，直皖 

战争和粤桂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家再次陷入内战的泥 

潭，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中的人民渴望安宁，对美国的 

联邦制有着无限的向往。于是，张继为求国人接受而 

将联邦制演绎为“联省自治” 。 [6](600) 联省自治之说兴 

起之后，马上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的支持。这些 

游离于南北大军阀之外的地方小军阀，为了取得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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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性，也为了借重地方社会力量和舆论支持以抵 

御大军阀吞并，极力附和联治理论，从而使该理论得 

以实践，成为一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政治运 

动。 [5](12) 

1920年 6月，章太炎提出了“联省自治”的新的 

政治架构： “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 

联省政府为第三步。 ” [7] 因此， “国民制宪运动”与联 

省自治理论相得益彰。 [5](24) 1922年 5月，全国商会联 

合会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联席会议发起省宪运动，代 

表 14省区的各界以 “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 

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劝告各省速制省宪之通电” ， 

认为惟有各省速制省宪， 然后联合各省完成联省宪法， 

“各省有泰山之安，斯全国有磐石之固” 。同时发布了 

由张君劢和章太炎起草的两部联省宪法，供国人参考 

研究。 [8](749) 可见，联省自治不是一场简单的小军阀割 

据运动，它还包含着各阶层人民追求和平民主、进行 

自觉自救的一面。似乎可以这样说，联省自治运动可 

视为是一场由立宪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引导着的，地 

方军阀与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利用、合作推进的社会政 

治运动。 [5](13) 

省宪运动以 1922年元月《湖南省宪法》颁布并实 

施为标志。省宪运动为何发端于湖南，其原因如下： 

首先，湖南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兵家必争之地。 

自 1917年护法战争以来， 湖南连年遭受战火蹂躏且受 

祸最烈、民不聊生，人民迫切渴望获得安宁的生存环 

境。其次， “湘人治湘”理念盛行。 “湘人治湘”这一 

口号可以追溯至 1917年护法运动，谭延闿入湘后， 各 

派军阀势力相继退出湖南，湖南一时成为军阀争斗的 

真空地带； 加之直皖战争已爆发，粤桂战争一触即发， 

南北双方无暇顾及湖南。全体湖南人，几乎都认为这 

是“湘人治湘”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9](20) 第三，深 

厚的文化、思想底蕴。自清末梁启超任湖南时务学堂 

中文总教习开始，湖南深受梁启超之影响，开湖湘文 

化之新风，一时间各种研究会、开明报刊如雨后春笋 

竞相涌现，诸如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新派 

人士辈出。最后，军阀自保、排除异己之道具。谭延 

闿迫不及待地筹备省宪法， 实具有对外对内双重作用： 

对外利用北洋军阀互相混战，喘息未宁，无暇过问湘 

事之际，关起门来另搞一套；对内则利用省宪法巩固 

文人政权，以防赵恒惕取而代之。 [10](32) 

1920年 6月，张敬尧被湘军赶出湖南后，赵恒惕 

任湘军总司令，操纵“军民两署”协议制定《制定湖 

南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 。1921 年 1 月撤销省政府 

所组“制宪筹备处” ，成立“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 ， 

该“筹备处”随即拟定了制宪计划，将制宪分为起草、 

审查、公决三阶段。紧接着，由学者们组成的省宪起 

草委员会经一个月反复讨论草拟出了《湖南省宪法草 

案》等 6 个法律草案；由 155名士绅组成的宪法审查 

委员会，历时近 5 个月的激烈争论，将省宪草案等 6 
个法律草案加以审查修正；1921 年 12 月公诸全省人 

民，由人民投票，最终获得通过。 
1922 年 1 月 1 日，《湖南省宪法》正式颁布并实 

施。1922年 1月至 7月，湖南开始全民直选省议员和 

各县议员，8 月依宪选举省长和成立新政府，11 月中 

旬，终于选出而组成新政府。12月，省长率新政府成 

员向省议会宣誓就职，崭新的湖南省政府自此成立。 

此后至 1926年，省政府在财政、裁兵、教育、司法独 

立诸方面皆有所作为。 

《湖南省宪法》在诸多方面值得称道。首先，它 

高度重视人权保障。无论在权利主体和内容方面， 《湖 

南省宪法》涵盖的范围更广泛，尤其对政治的保障也 

更加具体和具操作性： “湖南省宪重视政治参与，尤其 

强调直接民权，自省长至议员，均必须经过人民‘神 

圣一票’之认可，真可谓中国有史以来的急进民主政 

治。 ” [11](393) 其次， 赋予省高度的自治权。 《湖南省宪法》 

明确规定了省拥有对省长的人事决定权(第 47 条、第 
131条)、高等审判厅具有终审权(第 90条)以及省有充 

分的军事权力(第  55 条)。第三，注重权力制约。 《湖 

南省宪法》赋予省议会极大的权力，规定司法审判不 

受行政干预，而在监督政府权力方面，有关条文“可 

谓煞费苦心，他们抓住了政府权力的核心——财政权 

和人事权，不给政府在这两方面胡作妄为的机会，试 

图以此牵制军人政府的独断专行” 。 [5](146) 第四，开创 

了中央地方权限划分的先例， 推行联邦制。 《湖南省宪 

法》参照美国、德国的经验，采取省事项列举主义、 

剩余权力归中央的做法，将联邦精神付诸实施。总之， 

湖南省宪运动“是一次以和平理性的精神追求政治进 

步的努力，通过比较民主的、合乎法理的程序，创制 

了一部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价值的省宪法” 。 [5](148) 《湖 

南省宪法》给其他各省制定宪法提供了蓝本。受湖南 

的影响，当时全国不少省份以制定省宪为托词来对抗 

北京政府，四川、浙江等省相继仿效湖南制宪程序和 

宪草内容制定了本省宪法草案，但都未能付诸实施。 

然而，这“联省自治唯一的产儿”也难逃失败的 

噩运。力主武力统一的广东国民政府，本来就对湖南 

如鲠在喉，加之曾经“湘粤联盟”力主自治，湖南即 

被视为最大障碍。在清剿陈炯明之后，国民政府必然 

要对湖南有一了断。后来经过赵、谭、吴之战，1926 
年，赵恒惕倚重的唐生智摇身成为北伐军中路前敌总 

指挥，挺进长沙。赵恒惕为避湖南再起战火，无奈向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8 卷第 4 期 100 

省议会提出辞呈。唐生智随即就任湖南省代省长，废 

除《湖南省宪法》，湖南立宪自治运动夭折。接着，各 

县初级法院、县议会和省议会被撤销。自此，湖南完 

全笼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阴云之下，省宪与联省自治 

运动卸下帷幕并日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对于湖南这场省宪运动，有人评价道： “湖南在省 

宪运动中不但成功制作宪法，而且使宪法条文进入实 

际操作程序，比如进行大规模民主选举，建立宪政化 

政府组织结构等等……诚然，军人与绅士结合的政权 

远非民主政权，湖南的立宪政府也远非在宪政轨道上 

运行，但这并不表明曾经的这场运动完全没有意 

义……无论如何，这是一场省级规模的民主试验，它 

第一次用比较民主的程序创制了省宪法；第一次举行 

大规模民主选举；第一次将行政机关置于民意机构的 

严密看管之下。诸如此类的创举尽管伴随着太多不如 

意，却表明了向传统政治彻底告别的决心。 ” [5](346−347) 

二、省宪及自治运动失败的原因 

20世纪初期的联省自治运动， 可以说是中国在 20 
世纪最有价值的政治尝试之一。因为它将宪政、共和、 

联邦主义的制度进行了整合，为医治中国大一统的专 

制极权主义提供了药方。 [12](43) 湖南省宪运动无疑做出 

了有益的探索，为日后民主政治实践开启了大门，迎 

来了曙光，埋下了自由的种子。然而，湖南省宪运动 

以失败而告终。湖南省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辛 

亥革命后各革命阶级探讨中国社会出路的重要举措。 

从政治发展的视野来看，有缺陷的制度设计在宪 

政试验中出现，不仅非常正常，而且可以为后来的制 

度变革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所以，有人在论及省宪运 

动的影响时认为： “中国每受一次冲击，则更为接近民 

主的正途。 ” [11](411) 然而，残酷现实却是，中国离民主 

渐行渐远。当事人李剑农(曾参与《湖南省宪法草案》 

的制定并任当时的湖南省务院长)曾感慨： “湖南在施 

行省宪的两三年内，所谓省宪也仅仅具有一种形式， 

于湖南政治的实际未曾发生若何良果。 ” [13](421) 20世纪 

那段省宪和联省自治运动反倒成了令人难忘的历史花 

絮，回顾这段往事，我们嗟叹有余。 

实际上， 失败并不可怕， 因为机遇与成功从不眷顾 

守株待兔之人， 可怕的是我们屡遭挫败， 却不从中汲取 

教训、总结经验而逐步理智、成熟。民初自治运动提供 

了全民参与的绝佳机会， 然而人们并没有以此为契机保 

持参与的热情与执着。 参与才是政治民主的开始， 屡败 

屡战纵然值得赞赏， 然而更加令人敬佩的是 “人绝不会 

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民初自治运动以来，我们屡屡 

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难道不值得深思？湖南省宪运动出 

现的诸多问题引人深思，亟需引以为戒。 

首先，纵观省宪运动乃至其后的中国历史，工具 

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湖南自治 

实为军绅共治，虽然有军绅相互制约的宪政萌芽，但 

是军绅力量悬殊，加之民众无参政之基本素质，尚不 

知何谓政治，绅士无法利用民众抗衡军阀，最终沦为 

军阀专权。 因此， 自治对底层民众的境况无任何改变， 

甚至有恶化。于是乎，民众的不满在乌托邦式的革命 

动员下瞬间激发起来以革命来自救，省宪与自治必然 

行将就木。在不断失败中，人们逐渐感到军阀的所谓 

省宪“不过借吾民名义，为少数人巩固地盘，扩张权 

势之工具” 。 
① 1927年 3月，湖南革命政府以“湖南平 

民教育为不革命团体，为资产阶级缓冲机关”为由， 

将其取缔，同时关闭了全省各地平民教育团体和各种 

平民学校。 [14](501−503) 湖南省宪仅存的遗产被彻底涤荡。 

其次， 低下的国民素质令任何政治变革望而却步。 

“民主政治的成功在乎国民具有民主政治的修养，这 

并不是什么玄妙新奇的理论，而是无可否认的必然事 

实。 ” [15](60) 然而， “各国民治的运动，即把政权从少数 

人手里移到多数人手里的运动，其原因大概一部分出 

于实际痛苦的压迫，一部分则出于抽象主义的鼓 

吹” 。 [16](41)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关注宪政价值目标。 “真 

正的困难就在于此。有人说，要使一个民族宜于自由 

政府，需要着知识、经验和智慧。这话固然不错。但 

是一种比缺乏知识更严重的弊病，就是民众自身根本 

不希望自治。 人民愿意让俄皇一类的政府被人推翻者， 

这是因为他们痛恨他的压迫或藐视他的无能之敌，但 

是不能说他们愿意自己来统治自己。大概人民所希望 

的不是统治自身，而是在于能够有良好的统治 

者” 。 [17](494) 这即是中国国民劣根性所在，这也是为何 

“清官情结”至今挥之不去的原由：大多数国人从来 

不愿从自身做起，而是寄希望于他人。而极其少数人 

则朝思暮想着成为“救民于水火中的有道明君” 。在湖 

南省宪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民众的不良习惯， 比如冷漠、 

涣散、偏私，由此引发的混乱等，也可以警示后人， 

在一个社会条件未准备成熟的地方移植新的政治制度 

可能面临的困难与风险。 [5](348) 

再次， 强烈的暴力革命极易使任何改良成为泡影。 

自治是清末以降所倡导的共和的必然结果，所谓共和 

实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然而，湘 

军总司令心中的自治，与学界、商界乃至一般老百姓 

心目中的自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完全由“在朝” 

与“在野”地位所决定，在朝者除了谋长治久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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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人插手的目的，还包藏着保个人权位的私心；而 

在野者欲得到参政议政的发言权，即获得一定的民主 

权力，才是他们最为急迫的诉求。所以，自治迟早要 

与官治激烈对抗，最终必然以暴力相向。1923年 8月 

下旬，湖南学生界发表宣言指出： “我们不要梦想在军 

阀专制之下，可以得到自治的实效，我们更不要梦想 

一部省宪，就可以给予人民自由，因为自由的获得， 

是要革命的鲜血，不是呆板的文字。……湖南自治的 

结果，只是赵恒惕的专政，金钱选举，贿赂公行，非 

法抵借，杀死黄庞，解散外交后援会，捕拿学生，以 

媚日人，投降吴佩孚。这些事实，已证明省宪和自治， 

都是欺骗我们的。 ”宣言说:“中国人民要想不受外国 

与军阀的宰割，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独立国家，除开 

用民众的势力，继续不断的革命，别无途径。 ”宣言最 

后指出：只有“民主革命能使人民得到自由与幸福” ， 

呼吁“打倒封建军阀，继续民主革命” 。 
② 
可叹的是， 

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 

难——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适当地妥协和有风度地 

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18](序) 湖南省宪运动后 

中国社会的惨淡历史，无疑是一绝佳的印证。 

最后，社会变革应顺势力导，任何强力推进必然 

适得其反。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 

以从国外移植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 

和媾通，才能真正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 

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 [19](序) 因此，不顾 

文化传统及民众观念的制度变革，其前景注定是暗淡 

的。 1921年 2月， 陈炯明接受美国记者乔柏氏(Rodney 
Gilbert)采访，他在解释广东推进“联省自治”时说：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组织团体，以表达其“集体意志” 
(Collective  will)的经验，但是他们很习惯于乡村的自 

治。中国觅求民主，必须从乡村的自治传统演进而成。 

我们必须采用“由下而上”的办法，再不能采用“由 

上而下”的办法，因为许多年来，中国已曾试用多次 

“由上而下”的办法，而每次终于遭到失败。 
③ 

三、自治何以可能——兼谈宪政精神 

罗隆基曾说： “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国宪政历史， 

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但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 

历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之波折，即断定现正在中国 

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 ” [20] 尽管往事不 

堪回首，但后人亟需深刻反思，清末以降诸位先贤们 

孜孜以求的宪政以及由此而缘起的自治何以可能？ 

宪政发端于西方并长盛不衰。 然而综观 20世纪以 

降的历史，非西方国家纷纷效仿西方国家借宪政来富 

国、强兵，但为何总是事与愿违，多以失败告终？我 

们不禁追问：宪政究竟是制度、习惯还是理想？ 

宪政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然而，人们对它 

的理解却偏重于形似，未能着重于神随。纵观近代西 

方宪政史，可以看出，近代西方宪法在功能上起源于 

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需要，在结构上发端于多元化政 

治与社会势力相互之间的对抗与妥协。换言之，宪 

法以及宪政，是社会多元的制度结晶，是通过不同社 

会势力相互之间的政治对抗与阶级妥协为基础而产 

生，并作为一种利益衡平机制而存在的。 [20](124) 民国 

时期，著名的政治学家张佛泉在  1937 年时就指出： 

“我们三十年所以不能行宪政，大部分原因在于国人 

对宪政的误解，在于把宪政看作了一个高不可攀的理 

想。……民治宪政不是一个‘悬在人民生活以外的空 

鹄的’ ，只是个‘活的生活过程’ 。 ” [21](765) 胡适先生也 

从三个方面阐释宪政： “第一，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 

攀的理想，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习惯。这种 

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生活就是宪政，其中并没有多大玄 

妙，就如同下象棋的人必须遵守‘马走日字，象走田 

字’一样。……第二，宪政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但必 

须从幼稚园下手，逐渐升学上去。宪政是一种政治生 

活习惯，唯一的方法就是参加这种生活。……第三， 

现在需要的宪法是一种易知易行而且字字句句都就可 

行的宪法。宪政的意义是共同遵守的政治：宪政就是 

守法的政治。 ” [22](770−771) 

任何成功的制度变革必须依赖于厚重的文化积 

淀： “是时间把这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如山，从而 

使某个时代能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 

是想置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根植于漫长的 

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 

备。 ” [23](98) 宪政同样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它发端 

于西方特有的文化传统，它着眼于未来的社会改造， 

它是将人民主权、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内化为人 

们的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以和谐的方式替代 

睚眦必报式的复仇和彻底清算式的革命促成社会变 

革。宪政是一种与暴力革命相对应的生活态度和生活 

方式，它源于私人领域而奉行于公共领域。宪政的文 

化内涵是宽容(tolerance)、妥协(compromise)、诚信 
(bona fides)与合作(cooperation)，它强调的是人类的理 

性自治。正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 

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 

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 

宪政滋生于西方那种特有的宽容、妥协、诚信和 

合作的文化传统，而这恰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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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于是，对西方宪政制度采取直截了当的“拿来 

主义”态度或是据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对西方宪政任意 

地裁剪或贬斥，最终没有带来启蒙者和改良者以及革 

命者所共同期盼的宪政制度并走上富强之路。 

我们不能把宪政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理想 

化，甚至将其作为抽象的名词而偶像化，盲目地崇拜。 
20世纪非西方国家纷纷效法西方国家进行宪政建设， 

然而它们从一开始就误读了宪政。这种误读的后果是 

致命的，因为，类似于宪政这样一个政治概念若不能 

确有所指，那么它对政治文化的传播就不仅无益，反 

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 

误”， [25](3) 错误的宪政概念必然导致宪政实践的失败。 

宪政是人类理性自治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一旦没 

有理性包容精神，所谓的宪政、民主都只是独裁之道 

具。唯此，推动真正宪政的困难在于：它无法提供激 

情的诉求、缺乏“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号召、没有 

战斗语言所鼓动的高亢情绪、也没有绝对道德包装所 

散发的诱惑；相反，由于强调理性，提倡宽容、妥协、 

诚信与合作，真正的宪政往往被误解为怯弱与逃避。 

宪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在于持之以 

恒地于日常琐碎事务中贯彻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 

的品质，因为“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 。 “人 

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经 

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 

本可信任的。 ” [26](536) “故民治政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 

的政治训练。这便是‘行之则愈知之’ ； ‘越行越知， 

越知越行之’ 。 ” [26](537) 由此可见，宪政倡导的是大众民 

主、主张通过广泛的民主参与来践行宪政这种全新的 

生活方式，宪政不认可政治生活由精英们来左右。 

纵观近代中国，宪政所倡导的基本品质在湖南省 

宪运动中绝无仅有地初现端倪。联治运动进行之时， 

曾有人指出，省宪自治是打不倒军阀的，但是它试图 

发展社会力量，培养人民政治能力的精神， “是顺的， 

不是逆的” 。 [27] 湖南省宪经修订后，平民政治淡出，原 

来省宪中各种有关直接选举以及全民总投票的条款， 

都被更改或被附加条件，被认为是倒退。 “但从民主发 

展的历史长河来看，民主的进步与成熟不是一蹴而就 

的，他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较小的范围扩展到 

较宽，再扩展到全民参与的过程。从当时湖南的社会 

现实以及业已试验过的有名无实的直接民主来看，此 

次条文上的倒退也可以理解为务实的倾向。 ” [5](288) 实际 

上，这种务实正是宪政妥协精神之体现。然而，这种 

艰难的尝试却被北伐革命的统一战争所扼杀，并被其 

后的狂热的暴力革命思潮与行动涤荡殆尽。 

传承久远、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暴力、 

精于权谋， 社会形成了一种拒斥宪政文明的天然屏障。 

因此，自百日维新近代中国宪政移植的序幕开启的那 

一刻起，宪政注定要成为王朝更迭的道具，注定要在 

特定的历史时刻退出历史舞台，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 

必然以失败告终，留给世人的仅仅是无奈和哀叹。 

四、余论 

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是中国宪政历程的一段插曲。 

中国百年艰辛的宪政探索历程可看成是一场制度和文 

化的传播与移植。 因此， 宪政过程本身一直充斥着文化 

冲突。 宪政在中国的夭折， 根本上是中华文化对西方先 

进的宪政制度“水土不服”所致。中国由于缺乏这些传 

统， 仅仅看到宪政所带来的富强与繁荣之耀眼外表， 在 

政治功利主义驱使下， 宪政在实践中被根深蒂固的文化 

传统扭曲、异化，最终只能是“淮橘为枳” 。宪政运动 

虽历时百余年， 而在实践中却至今未形成有效的规则和 

程序对社会生活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规制。 

早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梁启超、胡适等人便 

开始从文化角度洞悉宪政的内涵。然而，其后鲜有人 

沿着他们指引的方向深入探究，满腹经纶、坐而论道 

式的空谈充斥朝野。更可悲的是，至今我们依然彷徨， 

无法将宪政理解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依然将 

其看成是高不可攀的理想。于是，我们不断地企图通 

过向西方截取这些概念来解决与之毫不相关的中国问 

题， “宪法”“宪政”“民主”“平等”“自由”“人权” 

等概念虽然有了，但其内涵始终未为人认知，最终这 

些概念难逃沦为虚幻概念的惨淡结局。五四以来的思 

想启蒙，只能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而无以面对苍白的 

现实。

湖南省宪运动表明，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 

未能逐步培育出合格的公民， 更未能体悟宪政的真谛，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期间虽然进行了启蒙，但是这种 

启蒙依旧是旧瓶新装， 从一开始即背离了宪政的精神。 

因此，纵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一呼百应， 

结果却只能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 

宪政隐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隐含于我们的一言 

一行中，只有充分领略宪政的宽容、妥协与合作的内 

涵，中国宪政才能跳出泥潭。在当代中国构建新的宪 

政秩序的过程中，思想的启蒙以及制度重构仍然是十 

分重要的， 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现代化是一个 

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 

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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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 

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 

的勇气。当民族利益需要的时候，社会成员不是信奉 

‘自陈好恶’‘自崇自信’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确立 

一种为民族利益牺牲个人的献身精神，将个人的作用 

纳入秩序的轨道。 ” [28](136) 而且“需要民族成员有一种 

契而不舍的韧性，一代一代地进行下去” 。 [28](154) 

注释： 

① 民国日报, 1922−03−30. 

② 民国日报, 1923−08−23. 

③  1921年 2月 18日美国上海总领事向美京报告之附件。 转引自陈 

定炎：《戊戌变法与联省自治》，载《1998年 8月北京大学戊戌 

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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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utonomy becomes practic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nces­federated movement in Hunan 

HOU Yu 

(School of Law,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Hunan provinces­federated autonomy was an episode of campaign of provincial constitution in the 1920s in 
China. Hunan took the lead for making its constitution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It was a miracle i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though  failed. The  failure mainly lied in  the  lack of constitutional culture. Constitutionalism is not gospel, and it i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life and way of  living which  is opposite to revolution  through violence, which has its root  in 
private life an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ublic domain. Tolerance, compromise and cooperation are the profound culture 
connota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Only  when  we  truly  understand  constitutional  connotation,  can  autonomous  be 
practicable. 
Key  Words:  self­governing;  provinces­federated  autonomy;  campaign  of  provincial  constitution;  spirit  of 
constitutionalism  [编辑： 苏慧]


